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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石头记（组诗）

黄世海（四川）

象形石

是风是雨，还是流水

把一块石头的筋脉，提炼成

一幅山水、一幅字画

或者像一个写诗的人

石头上的纹路，有的棱角分明

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让人

一见倾心，从多个角度还原

人间的本来面目

石头始终不言不语

流芳百世也好，了却人愿也罢

一切都由人心所想

唯有一种认可，除了想象

还是想象。只有命名才是创造

才是石头的新生

纹路，涂改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曾捡回过多块石头

它们在我家，各种纹路跌跌撞撞

与我的想象一起，聊天、喝酒、写诗

更多的时候，是在睡觉

长江石

迷上石头是后来的事

不是因踏石留了痕，也不是生长

在长江边，不知不觉与石头

结了不解之缘

长江的浪花急，漩涡更急更深

石头上的图纹像浪花

也像漩涡，更像岸上的鸟鸣

被风吹散的桨声

鱼翔浅底

或蜻蜓点水———在石头的表情上

能找到的，不止是联想

石头还是石头。而上面的纹路

比长江的浪花更有韧性

或许，自己就是江里的一块石头

只是被岁月磨出了新的身世

沱江鹅卵石

欣赏此刻的沱江，把一块石头

打磨得如此圆润

像远古走来的一位老人

坐在河边，欣赏自己的倒影

鹅卵石不是过客

数不清的纹路在脸上裹了

一圈又一圈。失去了棱角的日子

便在江边吹一吹远道而来的风

这悲壮或悲悯的，无处不在的凡情

以优雅的身姿释放，一朵浪花

从头上滑过，又归于平静

像我这一生，尝尽了

岁月，百折不回的翻滚

以及未来还要面临的风雨

兴文石海

我是从海里来的，是曾经的汹涌

凝聚成石头，排列

在我的眼前

我是从大地上来的，石头上的豹纹

那么多，那么深。像极了

我的筋脉

走进石海，我眼花了

万千群羊正在下山，潮水般奔来

绵延不绝，那是石头

在大地上，又活了过来

它们朝着一个方向，像是在一起奔跑

伸向天空。而石缝里的天籁

如同尘世的回声

虽然，我来迟了些，未能与群羊为伍

所以不叫石海，而叫世海

也在这里无限辽阔

舞动自己的波澜

石头的灵魂

有的石头，天生就带有纹路

像一个字，一个人影

有的石头，空无一物

一经打磨，刻上文字

便有了魂

我在长江边拾起几块石头

一块似水、一块似火、一块如冰

还有一块，像一朵浪花

它们聚在一起

像一弯打捞上岸的月亮

我把它们砌进墙里，便坚不可摧

置于书房，自端庄清雅

若将它们放回大海

我想，它们定会掀动涛声

或是波澜壮阔

春天是一个温床
齐凤艳（辽宁）

我的目光和晨曦一起拂过

三月二十六日、一朵云

以及鸟鸣的润泽，柳条轻翠地微笑

它们眼神中愉悦的痕迹

如过几日卵石上蜗牛的足印

都是风喜欢收集之物

你短信中的话甜蜜，醉人处

九个蕾和数片花瓣儿

羞赧于溪中照镜，水微漾了一下

“要在永远的途中，用心灵作

宁静的休憩。”而春天是一个温床

滋生想念，一片又一片的草原

巴山“藏蓝”（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星火落进川陕岩层

一缕红色种子，缓缓生长

万源旧垒的风还在回响

硝烟凝成山河记忆

一身藏蓝便接过滚烫的光

风霜漫过巡守的长路

警旗猎猎，裁开大巴山的苍茫

目光沉敛如石

严护每一寸土地

盛夏的烈日炙烤山野

他们便化作清风，护人间烟火

危难猝然颠簸晨昏

他们便筑起城墙，守人间晴朗

警鸣穿巷、越岭、掠过丘壑

奔赴里，与暗夜的阴霾默默相搏

誓言不挂在唇间，早已熔入骨血

青春以奉献为底色

在山海里挑战风雨与坎坷

步履所向，从来不曾犹疑退缩

一身藏蓝作盾，一腔热血为火

与巴山同峙，换来故土安澜无恙

此生奔赴初心，从未有过半分消磨

“藏蓝”映山川

四月开江，柔风衔着细雨

春色洇染群峰，绿意漫过塘溪

春风拂遍川东山野

一抹藏蓝，行走在晨昏的诗意里

脚步踏过山野的纹路

抚平岁月留在大地的浅伤

脊梁凝着群山的硬朗

踏岭涉川，一身风雨浸染衣襟

心底自有星光，澄澈明亮

甘于沉寂，不恋喧嚣荣光

扎根故土，默默守望岁月

眉间藏着对家人的牵念与愧疚

却将一腔赤诚，托付街巷与田畦

把深情融进脚下山河

一寸丹心点亮万家灯火

一枚警徽辉映朝暮晨昏、山高水长

经年相守故土

初心如磐石静默不移

护得山河清秀，人间烟火温煦

藏蓝身影，年年相伴山河无恙

念想
王远霖（海南）

从你的眼里望去

群山依偎着悠长岁月

挺起古老沉默的脊梁

阳光落在斑驳的洞口

尘埃化作轻蝶在流年里翩跹

游子穿过朦胧尘烟

手紧握念想

携着风霜与雨露

喂饱一整个春天

也滋养出玫瑰

那次前往海边，纯粹是临时起意。
下午三点多，心中烦闷难安，我便

登上了一辆开往海边的公交车。车内
乘客不多，我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看
着路旁的楼宇渐渐低矮，林木愈发葱
郁。约莫一个小时后，空气中弥漫开淡
淡的咸腥气息，我知道，海边已然不
远。

下车时，夕阳已然西斜。穿过一片
木麻黄林，双脚踩在细碎的枯针叶上，
绵软地微微下陷，几乎不闻声响。走出
林间，眼前豁然开阔———大海铺展在
眼前，一片灰蓝，沉静得近乎不真实。

沙滩上留着几行脚印，歪歪扭扭
地伸向远方。我循着脚印前行，未走多
远，海浪轻涌，便将痕迹尽数抹去。我
索性脱鞋提在手中，让脚掌直接触碰
细沙。午后的阳光将表层沙粒晒得温
热，再往下探，凉意便从脚心蔓延而
上，心神瞬间清朗了许多。

我寻了一块被海水冲刷得光滑的
礁石静坐。浪涛平缓，一波波涌上岸
滩，又徐徐退去，声响低沉温润，自有
安稳节律，不疾不徐，仿佛天地万物，
本就该这般从容。

身旁有孩童堆砌沙堡，其父蹲在
一旁静静守候。孩童格外认真，以小
铲将沙土拍实，又拾来几枚贝壳嵌
在沙堡边缘。一阵浪涛漫上，冲塌了
沙堡一角。孩童怔了片刻，并未哭
闹，只低头重新修葺。其父始终默然
注视，未曾言语。我在一旁观望着，
忽然发觉，成人能从孩童身上习得
的道理，远比想象中更多。

夕阳沉落得极快。天边云霞先被
染作绯红，转而晕成淡紫，最终沉入一
片灰蓝暮色。海面船只灯火点点，随波
轻摇，宛若有人提灯缓步而行。晚风渐
凉，我拉好外套拉链，却依旧不舍离
去。

不久潮水上涨，我所坐的礁石四
周渐被海水漫过，只得起身返程。回首
望去，大海已融入夜色，唯有浪尖翻着
白光。远处传来一声悠长汽笛，余韵绵
长，宛如一声轻叹。

回到公交站等候车辆，路灯将我
的身影拉得修长。裤脚半湿，鞋中灌进
不少细沙，行走时沙沙作响。我并未倒
出那些沙粒，就让它留在鞋中，算作大
海赠予我的，一缕温柔念想。

草绿了，花开了，水暖了，春天来了……
初春的乡间小路旁，小草刚刚破土，冒

出尖尖的嫩绿新芽；路边的枝头，也缀满了
小小的绿色叶苞。我常常蹲在草丛边，静静
待上许久，想看看小草是怎样生长的，却总
也看不出一丝动静。大人们说，植物都是在
夜里悄悄生长的。我也曾傻乎乎地半夜爬
起来观察，却依旧不见小草长高。可不过转
眼工夫，大自然便已是一片翠绿。置身于这
碧绿的海洋里，我满心都是欢喜，所有的忧
伤、烦恼与不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
时再轻松愉快地诵读课文，平日里觉得难
背的篇章，很快就能记得滚瓜烂熟。

沐浴在春日的绿意里，身心都自在舒
展，仿佛自己也伴着春风一同拔节生长。母
亲总会笑着悄悄告诉我：你又长高了。

春天是繁花烂漫的季节。庭院里、山坡
上、河岸边，都晕染成一片五彩斑斓的世
界。小时候，我们最盼着桃花和李花，因为
花落之后，便会结出桃子和李子，那是农家
孩子最珍贵的乡土鲜果。乡间有谚语：“三
月三下雨，桃树李树驮不起；三月三刮风，
桃子李子一场空。”每到农历三月初三的夜
晚，我们都满心期待着一夜风雨，好让花果
满枝。家乡春日里最美的花，当属漫山遍野
的映山红。尤其是《映山红》流传开来后，我
们对家乡的映山红更添了一份特殊的情
意。

花开最盛时，我们便结伴去天门观水
库的汪家尖山踏青、赏花、游玩，在花海中

嬉闹，常常乐而忘返。那些年采回映山红，
送给伙伴们时，她们脸上绽开的欢喜笑容，
依旧深深留在童年浪漫的记忆里。盛开的
油菜花，引来无数蜜蜂嗡嗡飞舞。晴朗的正
午，懒洋洋地坐在屋前晒着太阳，伴着蜜蜂
的轻鸣渐渐犯困，在融融春光里坠入梦乡，
梦里都是五彩斑斓的童年时光。

清明节前后采茶，是童年最快乐的劳
作。周末，我们到大麦岭茶园采茶，能挣上
几毛钱，一下子就像成了小小的“有钱人”，
可以自在地去书店看书、选书、买书。采茶
归途，我们还会在路边的野茶树上摘些鲜
叶带回家。夜里，母亲忙完所有家务，便开
始手工制茶。她把砂锅擦洗干净，用温火慢
慢烧热，再伸手在滚烫的锅里揉捻炒青，耐
心地制作手工绿茶。母亲虽十分疲惫，甚至
手掌烫起了血泡，脸上却始终挂着幸福又
期盼的笑容。这温暖的画面，深深镌刻在我
心底，成为我奋发前行的力量。

春日里打猪草，也是童年最快乐的
事。隽水河畔的千亩水田，宛如一片小平
原。春天的草籽田，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
碧绿的绒毯。我们打着猪草，在草籽地里
挖地皮菜，而嬉闹游戏才是真正的主角。
大家唱歌、背诗、猜谜语、划拳，最热闹的

要数摔跤。男孩子们铆足了劲儿比拼，只
为争一口气，没有章法，也不讲技巧，个个
都像小勇士，谁也不肯服输。遇上力气相
当的，往往斗得面红耳赤，摔上十几个回
合也难分胜负。尖叫声、呐喊声、欢笑声此
起彼伏，响彻田野。结束时，按惯例要把最
后一名用草籽擦遍全身，让人变成一身青
绿，模样滑稽又羞涩，把春日里的嬉闹推
向了高潮。

浪漫的春日，也藏着童年特别的收获。
每到春雷阵阵、春雨淅沥、春水上涨时，鱼
儿便顺着水流、伴着雷声逆流而上。河边、
塘口、沟渠，甚至田埂边的小水沟里，都能
看见鱼儿游弋。在河边长大的孩子，个个都
是捕鱼好手。暴雨里，衣裳总归要被淋湿，
天气不冷时，我们便光着身子下水捕鱼。看
着家人吃上自己捕的鲜鱼，心里满是开心
与成就感，仿佛真的长大了一般，生出几分
少年的骄傲与自豪。

春风依旧，故园常在。那些散落在春光
里的嬉笑、奔跑与守望，早已长成我心底最
柔软的风景。岁月流转，童年远去，可每当
春回大地，那漫山的绿意、满院的花香、母
亲灯下的身影，便会轻轻泛起，温暖我往后
的每一段旅程。

周日下午，A 医院突然打
来电话。工作人员语气急促，只
告知母亲需下周一前往胸外科
复诊，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听筒，母亲脸色瞬间
发白。我连忙追问，她才缓缓道
出隐情：原来她心脏旁的主动
脉上有一处微小凸起，此前一
直稳定在手术临界值内，她便
没放在心上，也不愿细说，怕影
响我工作。可这次医院的影像
报告提示，主动脉上疑似新增
了一处血管瘤———母亲一听便
慌了神，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能
让父亲知道，免得他忧心。
“去 B医院吧，心外科是他

们的强项。特意来电提醒，想必情况不容大意，早
检查早安心。”我宽慰着母亲。她点点头，戴上老
花镜，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笨拙地操作着。她本就
不擅长预约挂号，此刻一急，额角竟渗出细密的
汗珠。我连忙接过手机，帮她挂了王医生的号。

那一晚，母亲辗转难眠，起夜数次。我知道，
她心里压着一块巨石。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便陪着母亲赶到医院。
候诊区早已坐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气
息。我们按序排队，好不容易等到叫号，诊室里却
迟迟不见王医生的身影。护士匆匆赶来解释：“王
医生一早接到紧急手术通知，目前仍在手术室，
请大家稍作等候。”

母亲坐在候诊椅上，双手紧紧攥着病历本，
一会儿抬头望向诊室门口的显示屏，一会儿又拿
起保温杯抿一口热水。她平日里并不爱喝水，那
天却频频举杯，我看得出来，她内心极度紧张。

候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护士一边维持秩序，
一边耐心安抚：“请大家放心，王医生说了，今天
挂了号的病人，就算加班加点，也一定会全部看
完，绝不让各位白跑一趟。”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我去买了餐食递给母
亲，她却摇了摇头，说没有胃口，让我自己先吃。
我明白，她此刻心心念念的，不是吃饭，而是那份
悬而未决的诊断结果。

片刻后，母亲的手机突然响起，她却半天没
有反应。我一看屏幕，是父亲打来的，母亲这才回
过神，强作镇定地说：“我和佳佳在外面吃饭，很
快就回去了。”

下午四点半，诊室门口终于有了动静。满脸
疲惫的王医生快步走来，身后跟着四位助手。护
士立刻向大家转达：“抱歉让各位久等了，现在按
号就诊，一个个来。”

走进诊室，母亲紧张地将影像报告递给助
手。对方当即调出她手机里的动态影像，仔细查
看片刻后，对王医生说：“王教授，这看起来是主
动脉窦，并非血管瘤。”

王医生接过手机，眉头微蹙，认真审视后问
道：“之前的片子有吗？对比一下，看看是否为原
有结构。”母亲连忙找出上一次的动态影像。另一
位助手逐帧比对后，肯定地说：“王教授，之前的
片子里就有这个结构，确实是窦。”

王医生怕母亲听不真切，特意微微俯身，语
速放缓，语气温和：“阿姨，您放心，这不是血管
瘤，是正常的主动脉窦，之前的检查就已经存在，
不需要手术，今后每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母亲听完，紧绷的肩膀瞬间松弛下来，连
连道谢：“太感谢您了，王医生！我昨晚一整晚
都没睡好，就怕要开刀动手术。”走出诊室，她
仍不住地感慨：“这次真是万幸！你工作那么
忙，我要是住院手术，肯定耽误你不少事。你爸
身体又不好，真要他来照顾，只怕他先倒下了
……”我望着母亲，忽然发现，她的鬓角，似乎
又添了几许白发。

深夜，我翻开手机日历，把下周能推掉的事
务一一划去，又在周末的日程里写下：陪爸妈去
公园散步，带他们去新开的餐厅尝尝鲜……

春满故园忆童年
王天奇（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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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苏中溱潼镇上，阿泰的
母亲渐渐老去。皱纹爬上她的脸颊，也
刻在阿泰的心上。他不忍看母亲日渐
苍老，可岁月匆匆，终究无情。

母亲的那本书也老了。泛黄的纸
页，写着过往的故事，藏着母亲年轻的
模样。这本书陪着她，从青丝走到白
头。她说，每当日子难熬时，便会翻开
书页。读过之后，黑夜仿佛就过去了，
那些艰难困苦，在字里行间化作星辰，
照亮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母亲的青春，是在饥寒交迫中度
过的，那段苦日子，她至今刻骨铭心。
冬天里，手脚长满冻疮，钻进被窝后，
奇痒难忍，常常彻夜难眠。在食不果
腹、衣不蔽寒的岁月里，书成了她唯一
的温暖与精神食粮。她颤抖着手翻动
书页，一行行文字，如春日溪水缓缓流
淌，似温热饭菜慰藉人心。沉浸在书
中，周遭的苦难便都淡了，冻疮的痒、
腹中的饿仿佛都消失了，心里只剩如
诗如画的快乐。

可书不能总伴在身旁。有一次，母
亲的书被人偷走了，她急得到处询问，
四处找寻。旁人说，她着急的模样，像
是丢了重金。可母亲却说，金银财宝，
都比不上这本书。在那个饥寒的年代，
她早已嗜书如命。书不见的那几天，她
手上的冻疮更重了，饭也吃得更少，整
日眼神空洞，像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希
望。外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就算
砸锅卖铁，也要再给她买一本。母亲却
摇了摇头，她说，这本书如同知己，独
一无二，她一定要找回来。

终于，在第四天，隔壁的二娃主动
把书还了回来，连连道歉，说只是想借
来看看，读完便会归还。母亲见他态度
诚恳，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把书递给了
他，轻声说：“你先看吧，这书对你有
用。”二娃瞬间红了眼眶，泪水止不住地
落下。后来他常说，原本怕挨骂强忍着
泪，可听到这句话，心底的柔软被瞬间
触动，热泪滚烫，温暖了往后岁岁年年。

母亲愿意把书借给二娃，因为她看

得出，二娃比自己更渴望书本。她在日
记里写道：我恨小偷，因为小偷偷走幸
福；可我喜欢二娃，他眼里对书的渴望，
和我一模一样。爱书的人，终究不会是
坏人。

后来，母亲与二娃走到了一起，再
后来，便有了阿泰。两人在艰苦岁月里
因书结缘，携手相伴，紧紧相握的手，
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寒冬。年复一年，阿
泰渐渐长大，眉眼像极了父亲，心中有
爱，眼底有光，笔下有灵。溱潼镇上的
人都说，阿泰是岁月赠予这对夫妻最
温柔的礼物。

直到如今，母亲依然珍藏着那本
书。她说，二娃先走了，可每次想他时
翻开书，仿佛就能看见他的身影。那些
藏在书里的时光，足够她一遍遍细细
回忆。她悉心呵护着旧书，每月轻轻擦
拭，不让它沾染半点尘埃。天气晴好
时，便把书拿到屋外晾晒，晒着暖阳，
闻着花香，看着孩童嬉闹。她说，二娃
生前最爱晒太阳，晒着太阳读着书，花
香漫进心底，日子便悠然自得。

每每想起这些，母亲眼里总会泛
起泪光，泪光中，全是二娃为她拭泪的
温柔模样。她的泪，为岁月流，为旧书
流，为二娃流，却从未为自己流过。

母亲常说，难熬的日子，等一等总
会过去。看看天，看看雨，等雨过天晴，
一切都会好起来。实在撑不住，就去读
书，书里的温度，能让每一个身处困境
的人看见希望。这本书，她一看就是一
辈子，始终牵挂在心，因为炽热的情
意，也因为二娃。书丢了，一定要找回
来；人走了，便永远放在心底。她曾在
日记结尾这样写下。

几年后，阿泰与父母天人永隔。溱
湖对岸，草丛掩映中的两座荒冢，便是
他日夜思念的父母。阿泰总在想，父母
一定也在默默牵挂着地上的他。不然，
这漫长孤寂，该如何忍受？每当这时，
他的泪水便止不住落下，晕开母亲当
年写下的字迹，如同流水，缓缓淌过父
母一生的岁月。

阿泰父母的
曹杰庚（江苏）

潮声落在 里
赖建宇（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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